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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腊月二十三了，街上传来一阵阵讨价还价声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，唯独王明，此时他正坐在巷口，照看着自己的裁缝店，听着外边的热闹声。他一脸阴沉，似乎又想起了什么。

　　王明闷闷不乐地想趁早关门算了，这种鬼天气把他冷的瑟瑟发抖，额头上的皱纹在昏暗的灯光下皱成了川字。他刚给木门上了锁，外边就想起啪啪啪的敲门声，王明想转身离开不理会，但听着门外那急切的敲门声不断地响起，他怔了一下身子，还是伸手去开了门。

　　一个穿制服的陌生警察，夹着风雨从门缝中钻了进来，帽子上沾满了雪花，双手不停地哈着热气搓手。看到警察王明的脸色更阴沉了，眼神也变得锋利起来，用一种不耐烦地语气问警察要缝制什么衣服。警察擦了擦脸上的雪水，从口袋掏出一张图纸说按照上面的缝。王明盯着那张图纸，惊了一惊抬头死死地盯着警察，似乎要把警察脸上的伤疤看出花来。王明闭上眼睛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该来的总会来的”警察也狠狠地盯着王明说：“你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，终于将你绳之于法了。”王明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，似乎在回忆那件事。

　　那天，天还没黑。风把破庙的门吹得啪啪的响山间雾大风凉，王明把身上那件皮夹紧紧的包裹着身子，双指间的烟在一闪一闪地燃烧，嘴里不断地吐着烟圈。他指挥着弟兄们将地上的“货”搬上木台，等待“老板”的到来。突然一束光从门口照射进庙里，王明立即将烟狠狠地踩在脚下，慢慢地从背后摸出一把枪。门口的兄弟颤颤惊惊的告诉王明“条子来了”。王明一下子就懵了，瘫坐在地上。突然他猛地站起来把木台那一包包白色的货往怀里塞，毫无知觉警察已经到了门口，王明紧张地扣动扳机，脸上的冷汗一滴滴地落在地上，他一边跑一边开枪。他很“幸运”地中了奖，手臂的鲜血喷涌而出，王明痛苦地往医院跑去。

　　医院的人看到王明的样子鸡飞狗跳，王明拿着刀挟持医生到地上室帮他止了血，所有人都不敢动，生怕他会一刀宰了医生，王明的衬衫由白衣都染成了艳红。医生特意没有给他下麻药，把子弹夹出来那一刻他紧紧的咬着牙，只听见牙齿崩地落下地上，头上的冷汗将身后的地板都滴湿了。毕竟医院的人也不是死的。赶紧拨打110,。警笛声突然响起，王明死死地把刀抵在医生的脖子上。挟持着人质开车从后门跑了出来，王明不停地恐吓医生，医生不停地哀求王明，下身的裤子早已经湿了一片，握着方向盘的双手不停颤抖着，王明将医生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搜刮了，车开到荒郊野外，王明将医生一刀毙命，医生的鲜血溅满了王明的脸，他下车的那一刻似乎医生的双眼在死死地盯着他，他惊了一惊，快速地往山间走去。

　　王明知道警察肯定会追上门的，他不敢回家，他怕连累老婆孩子，他伤好后就用钱买了一个假的身份证，在这个穷僻的破镇子上当了裁缝，但他有次见到别人家庭圆满的样子，他的心就纠起了一阵阵地疼，他每一晚都睡不安稳梦中似乎那个警察和医生永远都在追随他。

　　王明坐在警察局有气无力地录口供，想起自己过去做的种种罪恶，不停地狠狠扇自己的脸，脸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。泪水将他的衣服打湿，泪水模糊间似乎又见到了医生的那双眼睛。

　　
